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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蝶

最
近
出
席
了
一
所
大
學
的
畢
業
典
禮
作
座
上
客
，
得
到

一
些
有
趣
的
觀
察
。
據
說
大
學
早
就
向
畢
業
生
們
發
出
通

告
，
請
他
們
穿
上
有
領
的
上
衣
和
密
頭
鞋
子
，
不
要
穿
牛

仔
褲
、
球
鞋
、
拖
鞋
或
涼
鞋
。
可
是
，
我
當
天
仍
然
見
到

不
少
畢
業
生
穿
上
明
知
故
犯
的
衣
物
，
令
本
來
莊
嚴
的
畢

業
袍
立
時
塗
上
不
倫
不
類
的
色
彩
︵
那
十
隻
在
黑
色
畢
業
袍

下
、
塗
上
鮮
紅
色
寇
丹
的
腳
趾
至
今
仍
烙
印
在
我
腦
海
之

中
︶
。

有
些
畢
業
生
是
依
照
指
引
穿
衣
了
，
可
是
他
們
難
道
真
的

不
能
抽
出
一
點
點
寶
貴
的
青
春
光
陰
來
熨
畢
業
袍
嗎
？
那
件

代
表
他
們
學
術
成
就
的
黑
袍
簡
直
比
女
巫
的
臉
還
要
皺
。
你

會
穿
着
一
套
皺
皺
的
衣
裳
出
席
高
貴
的
宴
會
嗎
？
那
麼
為
何

會
這
樣
不
顧
儀
容
地
穿
上
皺
袍
出
席
自
己
的
畢
業
典
禮
呢
？

除
非
你
告
訴
我
那
所
大
學
的
畢
業
袍
原
來
是
由
愛
以
用
皺
布

為
其
時
裝
設
計
特
色
的
三
宅
一
生
設
計
的
。

莊
重
體
面
的
畢
業
袍
並
非
奉
行
形
式
主
義
，
而
是
一
種
面

對
儀
式
的
態
度
。
你
當
然
可
以
目
空
一
切
儀
式
，
那
麼
你
就

應
連
畢
業
典
禮
也
不
要
參
加
了
。
既
然
出
席
了
，
就
很
應
該

遵
循
儀
式
的
要
求
和
程
序
去
完
成
一
個
莊
嚴
的
典
禮
。

不
知
從
何
時
開
始
，
一
手
拿
畢
業
動
物
玩
偶
，
一
手
拿
着
花
束
變
成

女
畢
業
生
的
指
定
動
作
。
我
肯
定
這
是
近
年
才
流
行
的
事
情
，
因
為
觀

看
以
前
的
畢
業
禮
照
片
是
沒
有
人
捧
着
這
些
畢
業
道
具
拍
照
的
。
大
概

是
商
人
想
出
來
的
消
費
噱
頭
吧
，
這
又
輕
易
賺
你
一
千
幾
百
元
了
。

畢
業
典
禮
開
始
時
，
司
儀
請
大
家
唱
校
歌
，
我
發
現
眾
畢
業
生
中
似

乎
沒
有
人
懂
得
唱
校
歌
。
這
次
我
可
不
能
責
怪
學
生
了
，
因
為
我
和
身

旁
的
友
人
也
不
懂
得
唱
大
學
校
歌
，
倒
是
小
學
和
中
學
的
仍
記
得
清
清

楚
楚
。
歸
根
究
底
，
才
發
現
原
來
唸
大
學
時
差
不
多
沒
有
唱
過
校
歌
的

機
會
，
難
怪
我
們
都
不
懂
。

畢
業
典
禮
照
例
是
沉
悶
的
。
家
長
們
花
了
一
整
個
下
午
坐
在
席
上
，

等
的
只
是
自
己
子
女
的
名
字
被
叫
，
然
後
上
台
領
取
證
書
那
短
短
數
十

秒
。
不
過
，
那
數
十
秒
其
實
是
學
生
們
寒
窗
苦
讀
十
數
年
才
能
成
就

的
，
所
以
家
長
在
看
見
台
上
子
女
成
材
那
一
刻
都
會
百
感
交
集
。
走
下

畢
業
台
，
各
人
便
有
各
人
的
命
，
開
展
不
同
的
前
程
了
。

禮
成
後
，
大
家
都
在
廣
場
上
拍
照
。
當
人
人
都
開
心
地
望
着
鏡
頭

時
，
我
看
到
一
名
女
畢
業
生
在
奔
跑
，
欲
叫
停
走
在
她
前
面
的
人
。
大

概
走
得
急
了
，
又
或
是
畢
業
袍
太
長
，
她
狠
狠
地
摔
倒
在
地
上
。
有
人

欲
扶
她
起
來
，
但
她
緊
抱
着
左
腳
動
彈
不
得
，
應
該
是
扭
傷
了
腳
踝
。

我
連
忙
通
知
附
近
的
女
保
安
員
請
她
照
顧
傷
者
。
我
也
不
知
道
到
底
是

誰
的
主
意
，
過
了
很
久
，
差
不
多
所
有
人
都
離
去
後
，
受
傷
的
女
子
仍

坐
在
地
上
，
沒
有
被
送
往
任
何
地
方
治
理
。
我
清
楚
地
看
到
她
的
腳
踝

非
常
腫
脹
。

廣
場
上
有
一
塊
刻
上
學
校
校
訓
的
巨
石
，
很
多
人
都
喜
歡
在
石
前
拍

照
留
念
。
有
一
男
一
女
正
坐
在
石
前
等
候
，
卻
被
一
畢
業
生
請
他
們
移

開
，
以
免
阻
礙
他
拍
照
。
我
想
那
名
畢
業
生
可
能
從
不
留
意
學
校
任
何

事
情
，
剛
才
典
禮
進
行
時
也
沒
有
往
台
上
看
過
一
眼
。
不
然
的
話
，
他

應
該
知
道
正
在
被
他
請
移
玉
步
的
男
子
正
是
該
所
大
學
的
校
長
！

畢業典禮花絮

劉
鎮
發
博
士
致
力
保
育
香
港
新
界
的
圍
頭
話
，
這
是

一
種
瀕
危
的
粵
方
言
。
劉
公
曾
經
開
玩
笑
的
說
，
對
人

一
種
比
較
狠
的
詛
咒
是
讓
對
方
下
一
生
投
胎
到
香
港
，

飽
受
初
級
教
育
的
折
磨
。
我
便
湊
興
說
，
還
要
報
讀

﹁
兩
更﹂
的
幼
稚
園
，
煎
熬
更
重
。
事
實
上
，
真
有
香

港
家
長
唯
恐
家
中
小
孩
不
夠
痛
苦
，
讓
愛
女
同
時
讀
兩
家
幼

稚
園
，
即
是
上
午
到
甲
校
、
下
午
到
乙
校
。
看
官
或
會
以
為

這
家
長
很
無
知
，
當
是
沒
有
讀
書
而
學
歷
低
之
人
。
事
實
上

這﹁
狠
心
媽
媽﹂
是
位
西
醫
，
其
母
︵
即
是
孩
子
的
外
婆
︶

是
一
家
幼
稚
園
的
負
責
人
！
這
是
什
麼
樣
的﹁
教
育
理

論﹂
？
原
來
有
些
幼
稚
園
的
負
責
人
如
斯﹁
幼
稚﹂
！

今
天
香
港
許
多
家
長
對﹁
不
要
輸
在
起
跑
線﹂
的
新
學
說

深
信
不
疑
，
本
欄
介
紹
過
，
這
原
是
一
個
奶
粉
廣
告
用
的
標

語
，
現
在
卻
成
了
香
港
的
主
流﹁
教
育
理
念﹂
，
哀
哉
！

人
生
的
跑
道
有
多
長
？
既
有﹁
起
跑
線﹂
，
自
然
也
有

﹁
終
點﹂
。
為
什
麼
這
些
急
功
近
利
的
家
長
這
麼
重
視﹁
起

跑
線﹂
而
不
談﹁
終
點﹂
？
人
生
的﹁
終
點﹂
是
死
亡
，
諱

言
死
亡
是
人
之
常
情
。
但
是
每
個
人
都
有
不
同
的
人
生
歷

程
，
不
一
定
要
參
加
跑
步
競
賽
。
音
樂
家
、
運
動
家
、
科
學

家
、
演
員
、
商
人
的
人
生
跑
道
就
相
差
很
遠
，
不
宜
胡
亂
比

較
。

壽
元
六
十
的
人
，
跟
壽
元
八
十
的
人
就
相
差
了
二
十
年
的
人
生
。
受

﹁
起
跑
線
假
說﹂
荼
毒
的
香
港
家
長
，
極
可
能
出
於
邀
功
和
自
私
心

態
。
為
什
麼
急
於
要
子
女
及
早
展
現
出
重
大
成
就
︵
或
發
財
︶
？
如
名

校
畢
業
、
專
業
人
士
、
高
職
厚
薪
等
等
。
畢
竟
有
些
人
少
年
早
達
，
有

些
人
大
器
晚
成
。
不
過
，
有
些
家
長
等
得
心
急
！
現
代
都
市
人
多
遲

婚
，
三
四
十
歲
才
初
次
為
人
父
母
，
孩
子
三
十
歲
時
，
自
己
已
六
七
十

歲
，
如
果
孩
子
大
器
晚
成
，
自
己
就
無
緣
得
見
了
。
其
次
，
今
天
許
多

香
港
家
長
過
於
介
入
孩
子
的
學
習
，
孩
子
讀
書
考
試
成
績
好
的
話
，
一

來
自
己
稍
為
放
心
，
二
來
也
好
邀
功
。
其
實
，﹁
兒
孫
自
有
兒
孫

福﹂
，
他
們
有
自
己
的
人
生
，
家
長
不
應
過
分
規
劃
，
越
俎
代
庖
。

為
什
麼
今
天
香
港
上
幼
稚
園
、
上
小
學
的
娃
娃
功
課
和
考
試
這
麼
忙

碌
？本

人
觀
察
香
港
教
育
數
十
年
，
認
為
種
種
壞
制
度
，
都
是
不
公
平
的

升
中
派
位
辦
法
引
起
。
上
世
紀
六
七
十
年
代
有
升
中
試
，
考
核
範
圍
公

開
透
明
，
學
生
憑
自
己
的
努
力
爭
取
好
成
績
，
可
以
優
先
選
中
學
。
那

個
年
頭
教
育
資
源
短
缺
，
無
法
讓
每
一
個
學
生
升
讀
中
學
、
讀
完
中

學
。
成
績
好
的
學
生
優
先
，
根
本
是
自
由
市
場
公
平
競
爭
的
延
伸
。
現

在
教
育
資
源
多
了
，
有
九
年﹁
強
迫
教
育﹂
︵
應
稱
為
免
費
義
務
教

育
︶
，
家
長
不
讓
孩
子
上
學
的
話
，
有
可
能
吃
官
司
。

廢
除
了
升
中
試
之
後
，
學
生
按
同
校
學
長
的
成
績
來
分
配
中
學
學

額
，
然
後
再
抽
籤
，
這
便
有
機
會
成
分
、
僥
倖
成
分
。
家
長
為
了
讓
子

女
升
讀
心
目
中
的
優
質
中
學
，
便
要
另
想
辦
法
，
爭
取
入
名
牌
小
學
，

因
為
從
名
牌
小
學
升
讀
名
牌
中
學
有
優
勢
。
然
後
，
戰
場
步
步
推
前
到

幼
稚
園
、
幼
兒
班
！

九
十
年
代
，
我
曾
在
報
上
撰
文
提
議
重
設
升
中
試
，
如
果
擔
心
學
生

壓
力
大
，
可
以
在
小
六
的
一
年
之
內
，
考
核
兩
次
，
並
以
較
佳
成
績
為

準
。
某﹁
教
師
工
會﹂
的
高
層
竟
然
回
應
說
多
考
試
，
尤
其
公
開
考
核

英
文
，
會
對
低
下
階
層
清
貧
子
弟
不
利
！
這
是
什
麼
鬼
話
？
現
在
想

起
，
猶
有
餘
怒
！

派位不公平之過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
一
場
極
其
盛
大
的
電
影
首
映
式
在
荷
里
活
隆
重
舉

行
。
但
最
吸
引
小
狸
眼
球
的
，
並
不
是
這
部
備
受
期
待
的
電
影
︽
星
球

大
戰
：
原
力
覺
醒
︾
，
而
是
這
場
電
影
首
映
式
的
舉
辦
地

︱
中
國
劇

院
。眾

所
周
知
，
中
國
劇
院
是
荷
里
活
的
一
個
著
名
景
點
。
她
落
成
於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
以
其
中
國
式
外
觀
和
內
飾
的
中
國
藝
術
概
念
而
得
名
。
這
裡

不
僅
有
一
百
七
十
三
位
荷
里
活
巨
星
留
下
的
足
印
，
甚
至
還
有
唐
老
鴨
留
下
的

可
愛
腳
印
，
但
鮮
為
人
知
的
是
，
自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起
，
這
家
久
負

盛
名
的﹁
荷
里
活
劇
院﹂
早
已
更
名
為﹁T

C
L

中
國
劇
院﹂
了
。
對
，
就
是

那
家
知
名
的
內
地
電
子
企
業T

C
L

集
團
，
它
早
已
花
費
五
百
萬
美
元
拿
下
了

﹁
中
國
劇
院﹂
的
十
年
冠
名
權
。

其
實
又
何
止
是T

C
L

呢
？
在
今
年
夏
天
熱
映
全
球
的
荷
里
活
大
片
︽
職
業

特
工
隊
：
叛
逆
帝
國
︾
的
片
頭
，
赫
然
排
列
在
派
拉
蒙
這
家
擁
有
百
年
歷
史
公

司
之
後
的
，
是
馬
雲
的
阿
里
巴
巴
影
業
，
繼
而
是
擁
有
政
府
背
景
的
中
國
電
影

頻
道
。
報
道
此
事
的
彭
博
新
聞
社
網
站
於
九
月
五
日
還
說
，﹁
萬
達
已
經
收
購

了
美
國
第
二
大
電
影
院
線A

M
C

娛
樂
控
股
公
司﹂
，
去
年
還
在
比
華
利
山
置

地
擬
投
資
十
二
億
美
元
建
造
綜
合
設
施
，
並
稱
之
為﹁
進
軍
荷
里
活
的
第
一

步﹂
。

相
較
於
中
國
人﹁
進
軍
荷
里
活
的
第
一
步﹂
來
說
，
美
國
人
進
軍
中
國
大

市
場
的
腳
步
顯
然
就
更
快
了
許
多
。
據
英
國
︽
衛
報
︾
網
站
在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報
道
：﹁
二
零
一
五
年
至
今
的
︵
中
國
︶
票
房
收
入
已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百
分

之
四
十
三
。
在
十
大
賣
座
電
影
中
，
有
四
部
是
荷
里
活
大
片
，
為
首
的
是
︽
狂

野
時
速
7
︾
，
達
到
三
億
七
千
九
百
萬
美
元
。﹂
其
中
還
說
道
：﹁
本
周
，
阿

諾
舒
華
辛
力
加
主
演
的
︽
未
來
戰
士
：
創
世
智
能
︾
成
了
最
新
一
部
被
中
國
拯

救
的
大
片
。
儘
管
該
片
在
美
國
票
房
不
佳
，
但
在
中
國
，
上
映
首
日
票
房
達
到

二
千
七
百
四
十
萬
美
元
，
這
預
示
着
派
拉
蒙
公
司
獲
利
豐
厚
。﹂

數
字
會
說
話
，
中
國
市
場
對
美
國
的
重
要
性
在
荷
里
活
愈
來
愈
深
入
人
心
。
於
是
，

小
狸
發
現
，
以
下
的
相
關
報
道
，
真
是
愈
來
愈
有
趣
了
：

﹁
荷
里
活
已
經
走
在
了
英
國
的
前
面
。
通
過
使
用
中
國
演
員
、
在
中
國
取
景
和
植
入

中
國
公
司
產
品
，
它
一
直
在
努
力
迎
合
中
國
市
場
。﹂
︵
英
國
︽
泰
晤
士
報
︾
網
站
九

月
二
十
日
報
道
︶

﹁
像
︽
變
形
金
剛
：
殲
滅
世
紀
︾
、
︽
變
種
特
攻
：
未
來
同
盟
戰
︾
、
︽
時
凶
獵

殺
︾
、
︽
引
力
邊
緣
︾
、
︽
鐵
甲
奇
俠
3
︾
等
許
多
電
影
都
設
計
了
迎
合
中
國
審
查
者

和
觀
眾
的
情
節
。
原
因
很
簡
單
：
這
關
係
到
一
大
筆
錢
呢
！﹂
︵
美
國
︽
華
盛
頓
郵

報
︾
網
站
十
月
十
三
日
報
道
︶

當
然
，﹁
有
趣﹂
的
背
後
，
還
是﹁
獲
利
豐
厚﹂
。
尤
其
在
這
一
點
上
，
荷
里
活
已
經

比
阿
里
巴
巴
或
萬
達
的﹁
第
一
步﹂
不
知
快
多
少
步
了
。
據
美
國
巨
幕
影
院
公
司IM

A
X

的
首
席
執
行
官
最
新
預
估
，
中
國
將
在
兩
年
內
超
越
美
國
，
成
為
全
球
最
大
的
電
影
市

場
。市

場
在
前
，
追
來
趕
去
。
當
荷
里
活
遇
到
中
國
，
其
實
也
是
中
國
資
本
、
中
國
電

影
，
以
至
中
國
本
身
走
向
世
界
的
絕
佳
機
會
。
從
某
種
意
義
上
來
說
，
中
美
電
影
可
謂

是
建
立﹁
新
型
大
國
關
係﹂
的
一
個
端
倪
。

當荷里活遇到中國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我
對
寫
新
詩
、
舊
體
詩
詞
都
十
分
外
行
，

從
來
未
敢
獻
醜
。
二
十
八
年
前
，
出
版
過
一

本
︽
好
人
為
師
三
十
年
︾
，
輯
錄
有
關
教
育

的
一
些
短
文
，
不
知
是
哪
裡
來
的
勇
氣
，
竟

在
扉
頁
上
寫
了
一
首
打
油
詩
。

詩
曰
：﹁
世
態
卅
年
看
爛
熟
，
何
處
不
說
有
炎

涼
，
身
笑
窮
途
不
歸
去
，
身
在
仙
人
掌
上
行
。﹂

往
後
，
從
未
寫
詩
。

有
不
少
相
識
或
不
相
識
的
文
友
，
常
賜
贈
詩

集
，
我
都
只
有
羡
慕
的
份
兒
，
從
來
不
敢
唱
和
。

近
有
一
位
八
十
五
歲
的
趙
惠
樂
老
先
生
，
託
友

人
賜
贈
詩
作
︽
蕪
詩
集
︾
，
並
附
近
作
︽
紀
念
抗

戰
勝
利
七
十
周
年
感
言
︾
，
詩
云
：

﹁
七
十
年
來
弱
轉
強
，
中
華
國
祚
譜
新
章
。
同

讐
抗
日
山
河
壯
，
仗
義
援
朝
浩
氣
張
。
反
腐
鋤
貪

嚴
打
虎
，
閱
兵
練
武
首
防
狼
，
能
源
絲
路
齊
開

發
，
舉
世
和
諧
仰
曙
光
。﹂

已
故
摯
友
鄧
毅
生
兄
，
擅
長
詩
詞
，
常
有
酬
酢

之
作
。
他
生
前
刊
印
的
︽
自
娛
集
︾
，
刊
集
詩
詞

多
首
，
並
曾
請
我
作
序
。
我
在
序
言
中
曾
說
：

﹁
舊
體
詩
詞
，
寓
意
飽
滿
，
往
往
一
首
律
詩
，

勝
過
千
字
散
文
。﹂
的
確
，
詩
詞
令
人
咀
嚼
唸

誦
，
其
味
無
窮
。
熱
讀
唐
宋
名
作
的
，
必
有
同

感
。

說
起
鄧
毅
生
兄
的
詩
集
，
每
多
與
我
有
關
，
但
我
並
不
會

和
詩
，
是
一
遺
憾
。
其
中
對
我
每
多
讚
美
之
詞
，
實
在
愧
不

敢
當
。
如
其
中
一
首
賀
我
榮
獲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頒
授
大
紫
荊

勳
章
的
。
詩
云
：﹁
英
年
許
國
，
皓
首
丹
心
。
百
年
樹
人
，

木
鐸
聲
宏
。
為
民
喉
舌
，
讜
論
正
音
。
挑
除
萬
難
，
亦
勇
亦

能
。
文
章
餘
事
，
筆
掃
千
軍
。
紫
荊
燦
爛
，
萬
象
甦
新
。
懋

勳
懋
賞
，
世
所
同
欽
，
忝
屬
友
儕
，
沾
榮
共
欣
。﹂

最
近
有
所
謂
︽
四
個
小
生
去
旅
行
︾
，
並
鬧
出
掌
摑
醜
事

新
聞
。
我
與
毅
生
兄
及
其
他
五
位
教
育
界
好
友
，
在
早
年
第

一
次
出
國
旅
行
，
可
謂
七
位
中
生
去
旅
行
，
目
的
地
泰
國
，

相
處
融
洽
。
回
來
鄧
兄
有
詩
誌
其
盛
，
詩
云
：﹁
跬
步
守
國

門
，
方
知
域
外
天
，
吳
子
鯤
鵬
志
，
奮
翮
欲
騰
騫
。
倡
言
遊

暹
羅
，
七
友
喜
歡
翩
。
陳
黃
凌
李
葉
，
下
走
隨
蹬
韀
。
滇
邊

有
傣
族
，
華
泰
同
血
緣
。
豐
功
緬
鄭
王
。
…
…﹂
惜
今
天
回

眸
，
已
有
陳
植
棻
、
黃
道
生
及
鄧
兄
遽
歸
道
山
，
思
之
不
禁

潸
然
。 說詩詞念故友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BB

有
百
日
宴
，
原
來
商
場
也
有
慶
祝
開
幕
一
百
天
的﹁
滋
味
百

日
宴﹂
。

我
是
在
元
朗
屏
山
成
長
的
鄉
下
妹
，
對
該
處
懷
有
特
別
深
刻
的
感

情
，
曾
幾
何
時
很
介
意
高
樓
大
廈
阻
礙
了
原
來
的
景
致
，
但
，
久
而

久
之
，
我
又
感
激
新
型
住
宅
把
很
多
年
輕
新
一
代
帶
到
這
個
本
來
傳

統
模
樣
，
與
潮
流
全
沾
不
上
邊
的
社
區
。
今
天
走
到Y

O
H
O
M
all

形
點

商
場
，
還
以
為
自
己
置
身
中
區
高
級
商
場
，
時
尚
名
店
一
應
俱
全
，
在
市

區
也
未
必
有
同
一
個
商
場
有
此
賣
點
。

忽
然
，
我
回
想
起
當
年
這
個
本
來
破
落
的
地
方
名
叫﹁
雞
地﹂
，
是
雞

鴨
家
禽
買
賣
的
集
散
地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以
前
，
每
逢
墟
期
，
附
近
村

民
都
將
雞
鴨
運
來
叫
賣
。
更
有
一
段
時
期
，
那
片
空
地
上
搭
建
了
一
個
臨

時
遊
樂
場
，
場
內
只
用
白
色
光
管
照
明
，
設
有
旋
轉
木
馬
、
小
丑
表
演
、

掟
香
口
膠
、
棉
花
糖
等
等
。
最
特
別
是
那
裡
放
着
八
塊
不
同
造
型
的
哈
哈

鏡
，
我
只
有
六
七
歲
，
第
一
次
看
見
自
己
忽
然
高
高
長
長
似
老
夫
子
，
忽

又
矮
矮
胖
胖
似
大
蕃
薯
，
笑
到
跑
來
跑
去
不
肯
走
，
結
果
要
契
媽
捉
我
離

開
，
由
笑
變
哭
，
是
一
個
難
忘
的
小
時
候
有
趣
回
憶
。

今
天
我
重
返
這
裡
，
從
商
場
巨
大
的
玻
璃
幕
牆
外
望
，
只
見
旁
邊
剩
下

一
個
小
型
的
蔬
菜
批
發
市
場
，
有
傳
這
裡
食
肆
的
食
物
新
鮮
，
是
否
與
此
有
關
？
由

於
飲
食
是
人
生
最
大
享
受
，
天
天
接
觸
，
豐
儉
由
人
，
所
以
他
們
將
重
點
也
放
在
餐

飲
食
府
之
上
，
希
望
打
造
元
朗
覓
食
新
蒲
點
，
佔
整
體
面
積
四
分
一
之
多
。

在
芸
芸
日
本
菜
、
亞
洲
菜
和
歐
洲
菜
中
，
我
要
在﹁
雞
地﹂
一
嚐
西
餐
的
滋
味
。

我
選
擇
了
使
用
北
歐
傢
俬
和
餐
具
、
室
內
設
計
充
滿
北
歐
風
情
的SaltR

ecipes

。
大

廚
為
每
道
菜
配
以
不
同
種
類
的
天
然
健
康
海
鹽
，
我
捧
起
那
塊
喜
馬
拉
雅
山
的
粉
紅

磚
鹽
，
真
的
很
有
尊
嚴
︵
一
笑
︶
。
再
多
嚐
到
加
熱
後
放
在
上
面
的
香
煎
鮮
虎
蝦
，

安
躺
在
上
面
的
蝦
肉
吸
收
了
鹽
香
，
加
上
一
片
橙
肉
，
簡
直
是
完
美
配
搭
，
還
有
酥

炸
冰
島
白
飯
魚
的
惹
味
。

元
朗
通
鄧
達
智
最
近
愛
上
了
上
海
菜
，
我
當
然
不
肯
放
過
，
終
於
等
到
了
以
主
打

傳
統
家
常
上
海
菜
的﹁
家
上
海﹂
落
戶
香
港
，
揚
州
總
廚
欒
師
傅
入
廚
三
十
年
，
他

把
肉
蟹
炒
年
糕
烹
調
到
最
高
境
界
。
每
口
年
糕
都
彈
牙
和
充
滿
蟹
肉
鮮
味
，
原
來
師

傅
教
落
要
用
煮
蟹
水
把
年
糕
浸
透
，
然
後
再
慢
慢
地
燴
。
那
份
脆
煎
灌
湯
小
籠
包
，

皮
薄
多
汁
，
蒸
八
成
熟
才
落
鑊
煎
香
，
香
脆
小
籠
包
是
我
第
一
次
品
嚐
，
一
試
便
愛

上
。欒

師
傅
生
於
揚
州
，
二
十
歲
入
行
，
他
不
斷
推
陳
出

新
，
以
新
派
手
法
少
油
少
醬
處
理
精
巧
的
淮
揚
菜
，
各

種
菜
色
都
標
準
化
，
總
廚
的
手
勢
就
是
各
位
廚
師
的
手

勢
。
天
寒
地
凍
喝
一
碗
薑
湯
丸
，
那
些
不
去
皮
的
薑
更

原
汁
原
味
，
喝
一
口
暖
在
心
頭
，
再
欣
賞
店
內
由
其
中

一
位
合
夥
人
，
也
是
一
位
燈
飾
名
師
所
設
計
的
特
色
燈

飾
，
胃
口
大
增
。

想
不
到
數
十
年
後
的﹁
雞
地﹂
，
竟
令
我
如
此
驚
喜
！

元朗「雞地」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常曉發是我的同學，也是我的童年好友。
常曉發小時候學習不怎樣，但愛看書、愛琢磨
問題、愛想事。後來，我去上技校，常曉發去當
了兵，我們倆雖然分開了幾年，但還經常通信。
常曉發在部隊幹了三四年，回來後性情大變，三
教九流、白道黑道，道道精通，而且玩得非常
轉，真讓我目瞪口呆，匪夷所思。但我們倆依然
非常好，經常在一起玩，只是常曉發不再愛看
書，卻依然愛琢磨問題、愛想事。
後來，常曉發又在工廠當了幾年工人，便辭職
下海。常曉發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工人，就想過
個安穩的日子，也想讓常曉發老婆、孩子、熱炕
頭，娶妻生子過日子，就這樣平平凡凡，健健康
康過一生就足夠了。但我知道常曉發是有眼光，
又愛琢磨事的人，他幻想着出人頭地，改變自己
的命運，是不會按照父母的生活軌跡向前走的。
剛開始，常曉發買了幾台舊機床，做起加工

業，苦幹幾年，也沒有太大的起色。後來，常曉
發傍上了幾個公司的大老總，不出幾年，就大發
起來。再後來，常曉發的工廠愈辦愈好，然後，

他又進軍房地產和超市，又取得了驕人的業績，
又不到幾年，常曉發已經成了億萬富翁。
常曉發發了大財，卻不像一般的暴發戶那樣

囂張，揮金如土。他依然行事低調，偶爾還做
點慈善，現在又喜歡上網、看文章。當常曉發
看到網上一些激烈的文章，又看到現實中的一
些事情，心裡漸漸憂慮起來，而且現在愈來愈
憂慮。
有一次，常曉發問我：「繼剛，你說，現在要
搞階級鬥爭，搞打土豪，分田地還能搞起來
嗎？」我們都是大饑荒年代出生，文革年代長大
的，當然熟悉那一切。不管一些人把那個年代說
得如何好，沒有腐敗，人人平等，但我們是知道
那個年代真實情況的。
我說：「那要看社會怎麼發展，如果還是按現

在這樣發展下去。貧富懸殊，社會不公，正義無
法伸張，還沒有說理、消氣的地方，難說。」
常曉發：「那老百姓一下子變成暴民，去搶別
人的財產，去得到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他們不覺
得這樣不合法，更不合理嗎？」

我說：「合法？合理？笑話！底層的老百姓基
本會認為，像你們這樣發了財的人，90%的都有
原罪，因為這90%發了財的人，有的本身就是權
力者，另外一些發財的人，不賄賂權力，依傍權
力，根本發不了財。而靠智慧、靠勤勞發了財的
人，少之又少。所以，你們是有原罪的。只要有
居心叵測、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帶頭，來一場運
動，底層的老百姓絕對會發動起來去搶你們。老
百姓搶你們，他們不光沒有罪惡感，而且會認為
是在追求正義、公平。」
常曉發吃驚地瞪大眼睛，望着我說道：「這太

可怕了！你不是危言聳聽吧？如果這樣，不又是
才過去沒多久的歷史循環嗎？再說，老百姓就沒
有頭腦，隨意搶別人的財產，那他們搶來的財產
就有保障嗎？最後的結果怎麼樣，還不是一場
空！」
我說：「是的，你這個問題問得特別好。底層

老百姓常常是目光短淺、唯利是圖的烏合之眾。
以前所謂的革命，不就是……」
常曉發打斷我的話，說道：「你有點太污衊底

層百姓了吧。」
我說：「話說得是有點重，基本如此。」
常曉發自言自語說道：「這太可怕了，太可怕
了，你危言聳聽……」
常曉發雖然不同意我的話，但只過了一天，又
請我吃飯，繼續談這個問題。飯桌上，常曉發說

道：「唉，繼剛，現在連李嘉誠都跑了，形勢是
不是不太好呀？」
我說：「咳，還沒到那麼可怕的地步，但如果
按這個慣性走下去，確實很危險。」
常曉發憂心忡忡地說道：「那就沒有解套的辦

法嗎？」
我說：「辦法當然有，就是不知道做不做。」
常曉發連忙問道：「什麼辦法？」
我說道：「體制改革我們就不說了，那是一個

大前提，我們這裡不談，談不好，也談不了。就
說你們暴發戶的事吧。如果社會變革，你們怎麼
辦？前提是社會要承認，你們也要承認自己是有
原罪的。但有原罪並不是要對你們進行無情打
擊，全部沒收財產，而是要有條件的赦免你們的
原罪，你們要拿出一部分錢，交給國家，來幫助
窮人，維護公平正義，達到赦免。這一點，整個
社會一定要達成共識。其實，像你們這樣的人，
剛開始有原罪，後來也為國家，為社會作出了貢
獻，比如說創造了財富、繳納了稅收、增加了就
業等等。如果革命，搶掠了你們，中國的經濟也
就垮了。」
常曉發連連稱道：「是的是的，這種辦法好。
不革命，不造反，達成共識，相互妥協，相互妥
協……」常曉發又歎了口氣，說道：「唉，不
過，要達成共識，學會妥協，難呀，難呀……」
我們倆都不再說話，望着對方，沉默起來。

常曉發的憂慮
百
家
廊

蒲
繼
剛

對
差
勁
的
服
務
我
們
常
會
感
到
不

耐
煩
，
認
為
不
可
原
諒
，
遇
上
自
己

心
情
不
佳
或
感
到
被
激
怒
時
，
更
可

能
出
言
不
遜
，
但
從
來
或
很
少
會
想

到
這
個
差
勁
的
服
務
員
可
能
正
承
受

着
沉
重
的
傷
痛
！

最
近
看
視
頻
有
一
段
片
，
是
一
位
美
國

女
士
和
網
友
分
享
剛
在
超
市
遇
到
的
事
。

她
排
隊
結
賬
時
等
了
約
廿
分
鐘
，
因
為
一

個
看
來
約
十
六
歲
的
男
收
銀
員
一
直
手
忙

腳
亂
，
頻
頻
出
錯
，
不
是
東
西
刷
不
過

去
，
就
是
記
不
起
條
碼
，
他
一
直
在
深
呼

吸
，
仍
然
亂
作
一
團
。
那
女
士
心
想
：

﹁
他
今
早
出
門
前
是
遇
到
了
什
麼
問
題
？

什
麼
事
會
令
他
無
法
正
常
工
作
？﹂
這

時
，
前
面
的
年
輕
女
郎
忍
耐
不
了
，
開
始

斥
責
收
銀
員
，
不
停
地
以
極
度
難
聽
的
說

話
罵
他
，
甚
至
侮
辱
他
是
白
癡
。
她
聲
音

大
得
整
個
超
市
都
能
聽
見
。
那
位
女
士
覺

得
男
孩
雖
不
對
，
但
女
郎
罵
得
過
分
了
，

遂
替
她
收
拾
東
西
並
勸
她
：﹁
這
孩
子
很

明
顯
是
因
為
發
生
了
什
麼
事
情
，
使
他
沒

法
好
好
工
作
。
算
了
算
了
別
計
較
…
…﹂

語
音
剛
落
男
孩
開
始
哭
泣
，
從
收
銀
枱
走

出
來
抱
住
那
女
士
嚎
啕
大
哭
，
不
能
自

已
。
女
士
被
這
舉
動
嚇
倒
了
，
努
力
安
慰
他
。
直
至

他
稍
微
平
復
些
，
說
：﹁
我
媽
今
早
自
殺
了
！
我
還

得
要
來
上
班
，
因
為
要
交
房
租
、
要
生
活
…
…
我
已

沒
有
媽
了
…
…
她
還
這
樣
侮
辱
我
…
…﹂
眾
人
都
沉

默
了
，
罵
人
者
一
臉
尷
尬
。

那
位
女
士
在
看
到
男
孩
的
差
勁
服
務
時
，
沒
有
像

年
輕
女
郎
般
光
火
和
破
口
大
罵
，
反
之
懷
着
一
顆
寛

容
和
體
諒
的
心
，
從
男
孩
的
角
度
去
看
問
題
，
以
致

安
撫
了
正
滴
着
血
的
心
靈
。

我
們
每
天
營
營
役
役
地
生
活
，
接
觸
到
不
同
的
崗

位
的
人
，
互
相
只
能
看
到
表
面
，
見
不
到
對
方
的
心

和
隱
藏
着
的
情
緒
，
有
時
是
我
們
沉
鬱
的
心
情
令
自

己
不
覺
間
借
故
發
洩
到
陌
生
者
身
上
；
有
時
是
別
人

心
內
的
傷
痛
影
響
了
自
己
，
若
互
不
放
過
對
方
，
大

家
只
會
傷
害
更
重
。
這
故
事
教
曉
了
我
們
，
不
要
輕

易
侮
辱
別
人
，
因
為
對
方
可
能
正
背
負
着
難
以
想
像

的
傷
痛
！

陌生者背負的傷痛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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